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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联合国难民署驻乌克兰代表比林：乌克兰人最深的恐惧是被世人遗忘

“我的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让世界上的人们也能感受到乌克兰人在感受到的痛苦。”

2024年3月12日，乌克兰基辅市中心，雪覆盖了一名乌克兰军人的照片。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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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3年冬天，端传媒特约撰稿人王磬到访了乌克兰，专访了一系列仍然留守在乌克兰的人。他们中有政府内阁高官，有诺贝尔奖得主，有联合国驻乌克兰的官员，他们的坚守对乌
克兰意义重大。端传媒在俄乌战争两周年专题推出本次系列专访，从公民社会、移民、战时经济等多个角度，展现乌克兰战后两年的社会肌理。

2022年的春天，与俄乌战场的炮火一同登上国际媒体头条的，还有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潮。人们不会忘记，在战争爆发的前两周，数百万乌克兰人为了躲避战
火，穿越国境，逃入欧盟，到达波兰、匈牙利、捷克，或是更远的德国、英国，甚至是美国。

这是欧洲在二战之后出现的最大规模难民潮。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截至2024年3月，共有598万乌克兰难民进入了欧盟。接收了最多乌克兰难民的欧
盟国家是德国，有140万；其次是波兰，为100万。这些难民中有90%都是女性与儿童。由于乌克兰的战时法令，成年男性没有特殊情况不得离境，在这些
进入欧盟的乌克兰成年人中，85%都是女性。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乌克兰人逃往了欧盟之外的国家。截至2024年3月，全球约有648万乌克兰。同时，约有
120万乌克兰人居住在俄罗斯，但他们不一定都记录为难民的身份。

而在乌克兰境内，东部前线的乌克兰人也大规模逃到中部、西部。在国际通用的惯例中，这个群体被称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简称IDP），与逃亡国外的“庇护申请者”（asylum seekers）或是“难民”（refugee）相对应。早在2014年乌东冲突之后，乌克兰就开始出现
IDP 危机，许多来自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人离开了家园。2022年的全面战争加剧了这一流动，根据 Relief Web 的数据，截至2024年2月，乌克兰全境
注册在案的 IDP 共有350万人。从性别上来看，其中61%是女性，39%是男性。从年龄上来看，其中27%的 IDP 是小于18岁的未成年人，20%的 IDP 是
超过60岁的老年人。从健康程度来看，4%的 IDP 正在遭受着某种程度的残疾。


随着战争进入第三年，乌克兰的难民潮也出现了新的面向。一方面，许多乌克兰人选择回到家园。根据《基辅独立报》的一项调查，截至2024年1月，共有
450万乌克兰人返回了家园。这个数据既包括从国外回来的难民，也包括IDP。其中100万人回到了基辅市，75万人回到了基辅州，75万回到了哈尔科夫
州。


这既有战事局部缓和的原因，也部分得益于乌克兰政府的努力。乌克兰经济部副部长索博列夫在此前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就表示，让流失海外的人才回国参与
重建，是乌克兰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动荡也给乌克兰的难民援助和移民回潮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欧洲，由于乌克兰难民的大量涌
入，对当地生活资源带来了一定的挤占效应，与战争初期的同仇敌忾相比，在过去一年中，不少欧洲国家出现了反难民的浪潮，宣扬反移民纲领的民粹政党
获得大量选票。同时，随着加沙冲突的加剧，国际对于战争和难民议题的关注焦点大量转移到了中东，而对于乌克兰难民的报道则很难再登上新闻媒体的头
条。


“被遗忘是乌克兰人最大的痛苦、最深的恐惧之一。”联合国难民署驻乌克兰代表卡罗琳娜·林霍尔姆·比林（Karolina Lindholm Billing）在专访中这样告诉
端传媒，“我的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让世界上的人们也能感受到乌克兰人仍然感受到的痛苦。我们希望帮助他们不被遗忘。”


瑞典人比林自2021年5月起开始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驻乌克兰代表。在此之前，她曾有过在多个冲突国家工作的经验。她在基辅上任还不到一年，俄乌战争全
面爆发，她也亲身见证了乌克兰难民潮的全过程。开战两年，她的工作足迹踏遍了乌克兰的所有州市，特别是深陷战火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在不同的地
区，人们见到她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你认为我们会被遗忘吗？”


她告诉端传媒，联合国难民署在乌克兰的工作团队，从战前的95人变成现在的380人，规模上涨了接近四倍的背后，是援助需求的激增。据她和团队的调
研，战争爆发快两年之后，绝大多数人——76%的乌克兰海外难民和82%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都渴望返回家园。其中，安全是最主要的考虑。此外，住所
缺乏保障、社群支离破碎、心理缺乏疏导等，都是乌克兰人在重返家园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比林认为，战争难民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国界的难题，而遭受战争冲击最严重的往往是社会里最脆弱的普通人。国际社会对他们保持持续性的关
注，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有助于他们获得力量、重建家园。


以下是访谈全文，刊发时有编辑。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russia-ukraine-war-two-years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Ukraine-Crisis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opinion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international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5165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3013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2989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1954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526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180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russia-ukraine-war-two-years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https://reliefweb.int/attachments/9c162b12-435a-45e1-9b45-6bb9366b2c01/ABA_R32_public.pdf
https://kyivindependent.com/10-years-of-russias-war-in-chart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311-opinion-interview-ukraine-deputy-minister-of-economy


联合国难民署驻乌克兰代表卡罗琳娜·林霍尔姆·比林（Karolina Lindholm Billing）。图：网上图片

一、绝大多数乌克兰难民都强烈渴望回家

“影响人们对安全性的评估的一大因素是孩子。孩子们不得不生活在经常听到爆炸声的环境中，每天必须多次进入地下的冰冷地窖以自保，其中一
些地区空袭警报几乎没断过。”

端传媒：2022年2月，当第一波乌克兰难民危机发生时，数百万乌克兰人逃往欧洲，另有数百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两年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比林：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增长最快的难民和流离失所危机。在战争爆发的最初7天，100万乌克兰人逃往国外。最初12天内，200万人逃往国外。
战争开始的一个月之内，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口被迫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战争开始的六周内，有430万难民离开乌克兰，另有71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
失所。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流离失所危机。现在情况更加稳定：大约有600万乌克兰难民仍在国外；大约有380万的境
内流离失所者。所以，其实不少人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


2022年中期以来，我们也看到了相当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从乌克兰西部搬回中部或东部，以便离他们的家更近。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回家的渴望，尽可能靠近
家园以便日后在安全时返回。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和强烈的决心。


端传媒：人们从国外回到乌克兰、或者回归境内原所在地的主要动力是什么？除了与当地战局的缓和有关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你对那些最终决定搬回
来的人有哪些观察？


比林：是多种因素的结合，有些因素影响更突出，每个人都会平衡并做出决定。人们自己做出决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每个人最了解自己何时可以安全返
回。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我们对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进行定期意向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76%的乌克兰难民和82%的境内流离失所
者——都渴望返回家园。

返回的主要障碍是安全保障不足，90%以上的人表示，他们还没有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安全。一方面战争还在进行，无人机、导弹袭击还在继续，
但还不止如此，在此前人们逃离的地区，未爆弹药和地雷造成了巨大的污染。此外，人们还强调了家园已经被毁，而他们需要有地方可以返回居住；人们还
强调需要获得基本服务——比如水、电、教育、社会服务、医疗服务——因为在他们逃离的地方，这些基础设施都被破坏、摧毁和扰乱。

尽管如此，当我们与那些返回的人交谈时，即使是在房屋、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仍然受损的地区，他们都非常强调渴望回到家人身边、回到自己的社区，他
们很想念这一切。境内流离失所者或难民的日子很艰难，没有任何人主动选择逃难，这只是为了拯救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我本人在乌克兰各地探访了很多
次，参观了这些被战争严重破坏和摧毁的地区，即使条件极其困难，许多人仍留在或返回这些地区，因为强烈的归家的渴望往往会促使人们做出这样的决
定。另一方面，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生活很艰难，因为他们需要重新找住处，支付房租，重新找工作，还要照顾孩子。还要注意的是，男人参军入伍了，大多
数流离失所者是妇女和儿童，对于独自带着孩子的女人来说，育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再次强调，人们渴望回归，因此人们会权衡所有这些因素，然后
做出决定。



“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经济。某些人甚至没有办法逃离，因为他们知道流离失所的生活很昂贵，他们工作攒钱了一辈子才买下了自己的住房，那里有
他们的家具、他们的回忆、他们的相册。”

端传媒：正如你所提到的，现在即使在乌克兰西部，也没有一个地方是百分之百安全的，各地都有可能受到攻击。根据你的观察，乌克兰人现在是如何定义
“安全”的呢？

比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客观而言，乌克兰境内仍然存在国际武装冲突，袭击每天都在继续，造成平民伤亡。袭击集中在乌克兰东部
和南部的前线，但正如你所说，乌克兰的其他地区，甚至基辅、利沃夫，尽管不是每天都会遭受袭击，但危险确实存在。近期是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但我
们许多人并不认为这会持续下去。

影响人们对安全性的评估的一大因素是孩子。我认为有孩子的家庭往往更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衡量安全性，因为他们要考虑年幼的儿童。孩子们不得不生活
在经常听到爆炸声的环境中，每天必须多次进入地下的冰冷地窖以自保，其中一些地区空袭警报几乎没断过。父母需要权衡这种战争创伤将会如何影响孩子
的心理、受教育的能力和未来的发展，我们看到更多有孩子的家庭正在逃离。我经常听到老年人说，“我知道住在这里不安全，但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我
宁可留下来，至少我会死在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社区里，我不想去集体中心，只能在走廊里淋浴，而且在那里我没有我的物品和我的根。”

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经济。某些人甚至没有办法逃离，因为他们知道流离失所的生活很昂贵，他们工作攒钱了一辈子才买下了自己的住房，那里有他们的家
具、他们的回忆、他们的相册。如果他们在75岁或80岁时放弃这些而重新开始，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存钱在其他地区购买另一栋房子。因此，留在前线地区的
许多人是老年人和经济条件最脆弱、没有资源的人。这令人担忧，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难民署优先考虑为这些地区提供援助，他们是我们人道主义响应中的
首要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试为以下目标做出贡献：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能生存下来。

2024年2月15日，乌克兰基辅郊外，人们站在俄罗斯飞弹袭击所造成的弹坑周围。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二、最重要的是直接帮助生活在前线战区的人

“在我们所有的项目中，首要任务是‘保护服务’，包括社会心理支持和免费法律咨询。因为许多人的身份证件被损坏，许多人甚至没有设法获得死
亡家庭成员的死亡证明，而他们需要这些证明才能索赔继承。”

端传媒：乌克兰的前线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现在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地方，人们的生活也要继续。在这种情况下，难民署如何确定工作
的优先顺序？

比林：乌克兰确实是一个所有事情同时发生的国家。每天都会发生造成人员伤亡、住房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的袭击；许多人长期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有的人
在集体中心里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试图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却一直受到离开家乡、失去工作和财产的长期影响；还有人努力从中恢复，正在重新开始
新生活。对联合国难民署来说，最重要的帮助对象是这场直接敌对行动的直接受害者，也就是生活在前线地区的人民。

我们以难民署的名义组织了向前线地区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车队，也与其他机构进行同类合作。2022年，我们共计组织了大约650支护航车队；2023年到
目前为止，派出了大约600支车队。我们提供应急避难包，其中包含10件物品，比如防水布、胶合板、纽扣、钉子，帮助人们快速修复受损的房屋；还有毯
子、床垫、太阳能灯、厨房用具等。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物品，但当房屋遭受袭击、发生火灾或其他破坏，床垫和财物被毁时，这些物资变得至关重要。对
于那些长期流离失所的人来说，我们的关键干预措施是提供现金援助。我们还对集体中心进行了翻修，社会经济状况最差和其他方面最脆弱的人可以在集体
中心居住。对于那些返回的人，我们提供刚才提到的房屋维修计划。到目前为止，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乌克兰各地维修了21000多所房屋。

在我们所有的项目中，首要任务是“保护服务”，包括社会心理支持和免费法律咨询。因为许多人的身份证件被损坏，许多人甚至没有设法获得死亡家庭成员
的死亡证明，而他们需要这些证明才能索赔继承；很多人没有申请补偿所需的财产证明文件等等。通过提供文件支持和法律援助，我们帮助上述的各个群体
不受阻碍地获得社会服务、行政服务。我们在整个乌克兰开展工作，但我们的重点工作地区是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东部和南部。

“乌克兰的冬天通常非常寒冷，一些地区气温可能低至零下25摄氏度。对那些已经受到战争影响的人来说，冬天更是雪上加霜。所以，越冬支持
是我们整体人道主义应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3月20日，乌克兰顿内茨克地区，透过夜视镜可以看到乌克兰军人于前线执行夜间任务。摄：Alex Babenko/AP/达志影像

端传媒：2022年冬天来临时，战况变得更加激烈，乌克兰大量能源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战区的人们需要更多的支持。难民署在2023年冬天的工作重点是
什么？

比林：乌克兰的冬天通常非常寒冷，一些地区气温可能低至零下25摄氏度。对那些已经受到战争影响的人来说，冬天更是雪上加霜。有些家庭的住房因炮击
而受损的房子，比如窗户或者屋顶被损坏，在寒冷天气里，待在这些建筑中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有超过10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住在集体中心，而这些中心多
数是由旧宿舍或疗养院改建的，它们并不是为了成为集体中心而设计建造的，并且可能缺乏现代化的供暖设施。因此，当气温下降时，居住在这些中心的人
们可能会感到极度寒冷。所以，越冬支持是我们整体人道主义应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冬支持中，联合国难民署的首要关注是向人们提供现金援助，以帮助他们支付额外的取暖费用。这包括购买柴火、煤炭，支付公用事业费用，尤其是在冬
季这些费用显著增加。此外，现金援助还可用于购买隔热材料以保护窗户，以及购买温暖的冬季装备。我们的防冻措施的另一方面是提供快速保暖套件，因
为许多老旧房屋和因战争而受损的房屋缺乏足够的隔热层来保持室内热量。这些套件能够迅速安装，并有助于保证房屋中至少有几个能够保持温暖的房间。
我们的越冬支持措施还包括提供一些非食品物品，如保暖毯、冬季衣物和冬季鞋履。那些逃离家园的人，特别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可能只携带了少量行李，
里面只有一两套衣服，因此现在他们整个家庭都需要购买新的冬季夹克。当人们被迫逃离并丢下工作时，购买冬衣是一项巨大的支出。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多项计划为超过90万人提供越冬支持。冬天总是充满挑战。2022年冬天发生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这将干扰家庭的能源供应。随
着气温的下降，对防冻物品、房屋隔热和满足能源需求的现金援助的需求还将不断增加，实现这些是我们冬季运营的重中之重。

我们在2023年冬季提供的现金援助是我们在一年中其他时间通过“多用途现金计划”提供的金额的两倍。“多用途现金计划”是一笔为期三个月的现金补助，金
额为6600格里夫纳（注释：约合1200元人民币），目的是帮助那些因战争冲击而被迫逃离的人们，他们不得不抛弃几乎所有物品，需要现金来购买食物、
支付房租、购买卫生用品等。由于冬季生活成本提高，我们决定支付两倍的援助款项。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现金援助计划惠及45万人。

端传媒：难民署如何确定哪些人有资格加入这些计划？

比林：我们有多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举例来说，目前难民署的一个项目旨在修复因战争而损坏的房屋，比如重修屋顶、门窗等。地方当局会向难民署发送社
区内房屋受损人员名单，随后，我们会与乌克兰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一起参观这些房屋，检查它们是否符合我们住房修复计划的标准。标准包括房屋的受损
程度和房屋的所有权。完全被毁的房屋不符合这个项目的标准，因为如果我们进行彻底重建，成本会非常高，我们能够帮助的人也会少得多。我们进行了大
量的修复工作，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支持。另一个标准是房主本人正在寻求支持。财产文件应该显示房主计划留在房子里，而不是住在其他地方；我们会优
先考虑那些人们正在居住或想要返回的地方。此外，我们也会考虑社会经济脆弱性，老年人和残疾人也是我们计划的首要任务。如果房屋满足这些标准，我
们会给前往房屋进行维修的建筑公司开绿灯，或者我们直接为房主提供现金援助，他们可以购买材料并自行维修。和多用途现金援助一样，我们的房屋维修
项目也是基于脆弱性标准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它。这是一项人道主义应对措施，旨在帮助社会经济或其他方面最脆弱的人群，以减轻战争的冲击和
影响。

端传媒：目前有多少人在乌克兰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

比林：联合国难民署在乌克兰有约380名工作人员，大约80%是乌克兰人。在2022年全面入侵之前，我们的人数不到100人，大约95人左右，随着战争爆
发，我们需要更多人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所以需要额外数量的员工。2022年，我们向430万乌克兰人提供了支持援助；2023年到目前为止，我们
已经向超过220万乌克兰人提供了现金援助、房屋维修、保护工作、法律建议和社会心理支持。当然，当你在紧急情况下交付项目时，如此快速的增长也具
有挑战性。我常说，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在快速飞行的同时建造一架飞机，有时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射击，但你还是得做好援助支持工作。尤其是在战争爆发的
最初六个月里，我们的真实感受就是如此。

2022年2月24日，一名女士和女童坐车离开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地区，二人凝视著窗外。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三、乌克兰人最深的恐惧是被世人遗忘

“每个人都强烈感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他们最担心的是，其他人对战时平民的理解和关注会逐渐消失，最
终他们会被遗忘。”

端传媒：过去两年中，你的工作节奏大约是怎样的？

比林：我花了很多时间乘火车。两天后，我会去哈尔科夫，计划访问难民署提供支持的一些集体中心，我还计划去哈尔科夫的萨尔蒂夫卡，当地在战争爆发
的最初几个月里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攻击。我们在萨尔蒂夫卡修复了1100套公寓的窗户，使业主能够搬回自己的公寓。我将参观当地的一个保护服务中心，我
们的乌克兰合作伙伴在那里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并登记境内流离失所者，帮助他们获得多用途现金援助。上周，我在波尔塔瓦待了一天，并与那里的人们会
面。在访问期间，我也会与地方当局的官员会面，因为联合国难民署需要与他们合作。

现阶段的人道主义需求远远超出了国家和地方当局的能力，无法满足那些需要免费法律援助、心理社会支持或现金援助的人。特别是因为乌克兰仍然处于战
争状态，这一点也对乌克兰当局的社会工作者构成了挑战，其中许多人自己也因战争的影响而流离失所。我也会在这些访问期间和我的同事们见面，我们在



第聂伯罗、敖德萨和波尔塔瓦都有同事。我工作的另一部分是在基辅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定期举行会议。因为我们在乌克兰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以支持他
们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计划，并致力于社区的恢复。

端传媒：在实地考察期间，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印象格外深刻的故事？

比林：不得不说，我听到的所有故事都给人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故事是如此沉重，它们实际上是求生的故事。在许多次对话中，人们常常忍不住哭泣，
尽管饱受痛苦，但他们同时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希望。

几周前，我在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参观了一个保护服务中心。我与一对从赫尔松地区的第聂伯河左岸逃离的夫妇交谈。他们是70多岁的退休人员，战
前，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自己打理花园。虽然他们并不富裕，但绝对不需要任何人道主义援助。现在，这对夫妇生活在切尔尼戈夫另一户乌克兰家庭
的收容之下。他们非常感激，但他们也对此感觉很糟糕、很羞愧，因为他们以前从来不需要这种帮助。这对夫妇还谈到了他们有多么想念他们的孩子，因为
他们的女儿和孙子逃难去了意大利，他们的儿子入伍了。他们说，尽管我们在这里，但我们真的很想回到赫尔松的家。

波尔塔瓦集体中心的居民们也表达了同一种渴望，他们希望战争能够结束，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以前的家园。每个人都强烈感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地人
民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他们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场战争影响着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只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花园里种植蔬菜，照顾自己
的孙子，和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而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一切，现在成了脆弱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无尽地等待着。”他们最担心的是，其他人对战时平民的理解
和关注会逐渐消失，最终他们会被遗忘。

人们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你认为我们会被遗忘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非常感谢我们提供的支持，哪怕只是一张床垫或者一点现金援助。这与他们
所遭受的损失相比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一张床垫至少可以让人们晚上睡得干净，一点现金可以帮助人们购买食物或卫生用品，它不仅是关怀和关注的象
征，也是人们不被忽视的象征。

回到你上一个问题，我的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让世界上的人们也能感受到乌克兰人仍然感受到的痛苦。我们希望帮助他们不被遗忘。被遗忘是他们最大的痛
苦、最深的恐惧之一。

“或许是因为乌克兰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生活被入侵的感觉，我认为这一次乌克兰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接纳和团结。”

2024年1月2日，乌克兰基辅，一名消防员在俄罗斯飞弹袭击后的火灾现场工作。摄：Yevhen Kotenko/Reuters/达志影像

端传媒：你从2021年开始联合国难民署驻乌克兰代表。开始担任这一职位以来，你是否观察到乌克兰移民浪潮的一些变化？

比林：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有大约1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他们来自克里米亚、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地区。2021年我到达乌克兰时，许多人已经融入了
乌克兰其他地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集体中心的条件一直很糟糕，而难以获得经济适用房仍然是流离失所者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购买新房子或公寓太
贵了，而他们有家不能回，因为他们的老房子在克里米亚或者卢甘斯克。全面入侵又令乌克兰流离失所者的数字翻了很多倍。正如你所说，战争影响了乌克
兰的所有地区，主要是东部和南部，但是不只于此，基辅、切尔尼戈夫等地在战争开始时也遭到了攻击。

我认为一个变化是，2022年，各地的乌克兰人乃至西方人敞开家门，打开了双臂和心灵，接待和欢迎那些逃离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人，并且对他们说，“我们
将尽一切努力让你们在这里感到安全。”

举例来说，我访问了罗夫诺州、捷尔诺波尔州，这两个州的州长都表示，他们不想称来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赫尔松等地的乌克兰人为境内流
离失所者，而是希望他们像本地社区中的其他人一样感受到被充分包容和欢迎。或许是因为乌克兰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生活被入侵的感觉，我认为这一次乌
克兰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接纳和团结。

端传媒：你有很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应对冲突的经验，你觉得乌克兰的情况与你工作过的其他地方有何不同？

比林：我之前主要从事难民工作。来乌克兰之前常驻在黎巴嫩。一般来说，联合国难民署在黎巴嫩这样接收大量难民的国家工作，以协助当地当局管理接待
难民，比如如何安排住宿、进行哪些援助等等。但在乌克兰，我们则是在处理一个遭受入侵的国家的境内流离失所情况，所以我们与冲突本身没有距离。
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开始时，我们在基辅从爆炸中醒来，我们在乌克兰的许多工作人员来自马里乌波尔和顿涅茨克，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在战
争的某些阶段都是境内流离失所者。我的一些同事甚至已经被迫离家两到三次。他们出生在顿涅茨克或卢甘斯克，2014年，他们逃到了阿夫迪伊夫卡、马里
乌波尔、巴赫穆特、克拉马托尔斯克，现在又不得不再次逃离。所以我们同样也处在冲突之中。另外，由于战争和敌对行动仍在持续，我们优先考虑前线地
区的应对措施，我们正在一场安全形势严峻的战争之中提供援助。安全形势越严峻，越多的人需要我们的支持。

联合国难民署在黎巴嫩主要援助逃离冲突和安全威胁的叙利亚人，而黎巴嫩至少在一开始是和平与稳定的，所以我们在那里没有安全风险；但我们在乌克兰
同样处于危险之中。我有一些同事在第聂伯罗，当地一直受到很多针对性攻击。我的同事弗拉基米尔与妻子和孩子住在敖德萨的公寓里，几个月前，一枚导
弹击中了附近的建筑物，他们家所有的窗户都被炸毁，屋顶也被损坏。2022年10月10日，导弹击中了在我们办公室旁边的发电站，我们的办公楼所有窗户
都因为爆炸的冲击而碎裂了，包括我办公室的窗户。所以，我认为安全问题是我们在乌克兰这个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工作并提供服务的最大差异之一。

2022年3月12日，乌克兰利沃夫，一对母子在等待登上前往波兰的火车时睡著。

端传媒：联合国难民署在中国也设有代表处。中国的难民问题讨论有其独特性。一方面，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战争难民、也没有过作为大
规模难民接收国的经历。因此，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难民问题似乎与他们关系不大。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人非常关心战争的状况，因为这不仅
仅是两国交战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人类难题，一个超越国界、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你看来，为什么难民问题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呢？

比林：我非常高兴你正在努力提高人们对此的认识。正如你所说，战争难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国界的难题。我们目睹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数以
百万计的人逃往欧洲，欧洲没有预料到他们如今还会面临如此巨大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紧急情况，倍感震惊。我这么说是因为乌克兰危机向欧洲表明，即使
你认为外国的难民问题不会对你产生直接影响，但情况变化很快，最终其他国家的难民问题确实会直接影响你。

我认为要认识到，战争、迫害或内部冲突的受害者只是普通人，和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过着和平的生活，却为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突然之间，因为
他人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失败的政治领导而成为受害者。如果乌克兰人能知道外界了解并关心他们的处境，无论是给他们提供资金或物资以支持
人道主义应对措施，还是提高人们对此的认识，都对乌克兰人意义重大。有时我觉得，当乌克兰人听到远离他们的国家的人们也关心他们时，他们格外感
激，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不一定需要关心这些，其他人可以忘记它、忽略它，继续生活。

所以他们明白，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关怀、同情和参与，这给了乌克兰人力量和希望。比如我提到的那对来自赫尔松的夫妇，或者我在扎波罗热的集体中心
遇到的88岁的莱萨，再比如我在赫尔松的比洛泽尔卡遇到的卢博夫，他的房子先是被炮击，后又被卡霍夫卡大坝洪水完全淹没。对于他们来说，当他们知道
乌克兰人没有被遗忘，他们也获得了一部分力量和希望，去重建自己的家园并继续生活。因此，让乌克兰人知道中国有人关心他们真的很重要。

有时我会想到，有许多关于长寿因素的科学研究，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健康饮食、锻炼、社交或者目标感。有时，当人们听到“你没有被遗忘，你不是隐形
的”，即使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住在乌克兰东部或南部某个偏远的定居点，或者是基辅、切尔尼戈夫或苏梅受损严重的社区之一，他们会感到自己早上起床
是有目的的，把孩子们叫醒，帮他们穿好衣服，煮牛奶，把早餐放在桌子上……这一切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对世界来说不是隐形的。

2024年1月6日，乌克兰基辅举行的主显节活动中，一名乌克兰人浸入冰水中。摄：Kostiantyn Liberov/Libko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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